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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炊烟
□宋 扬

永康这边的天气算不得特别好，

也算不得特别坏。这几日或阴或晴，

偶尔也见几个雨。早晚有些凉，也算

不上是冷，但我这几天还是感冒了。

永康公路两边和村庄路边都载满

了桂花树，桂花一开，四溢飘香，自然是

香了整个地方，桂花一去，也带走了不

少秋色。“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

有谁堪摘？”当此情景，自然而然地想到

李清照的诗句。不过，李清照这几句诗

写的是菊花，并非桂花。菊花和桂花，

一个季节盛开，倒也有几分相似。所谓

秋风秋雨愁煞人，何况还见着这些落花

呢！

这里没有雨也好，不然那些桂花

都落了可惜。晚饭后散步的时候，闻

到了桂花的清香。当然，我喜欢桂花

这种随意的性格，哪里都能安得下心

扎得住根。菊花似乎就不是那么随处

可见。多半是在公园里，或者在人家

的花圃里，得精心地呵护着。不信，且

看周敦颐如是说：予谓菊，花之隐逸者

也。菊花是隐者之花，桂花却好比是

小桥流水再寻常不过。

吾之赏桂花也就是寻常人的境

界，只觉得见之心喜闻之气爽，诗是作

不来的。偶尔想起一两句诗来，已经

是非常不错了。见着桂花，我常想起

王维的一句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

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桂花轻

轻飘落，却仍旧坚持着散发出最后的

芬芳。没有零落的忧伤，只有贡献出

芬芳的安静从容。如果角色转换，我

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份从容娴雅？

我希望我有一方院落，种满桂

花。深夜之时，当我静立窗旁，能够嗅

到桂花的清香，听见桂花飘落的声

音。可惜我没有。我的室外，只有不

解风情的机器在咆哮，只有惹人厌的

灰尘在欢舞。

庆幸的是，桂花并没有遗弃我，它

会在不经意间惊艳我的生命，更以它

的清香驱散生命里的那些浊气。因为

有了那一抹香，萧瑟的秋日也变得可

爱了，寂寥的生命里似乎也暗香浮动。

炊烟越来越少见了。

炊烟浓黑，那饭菜定然不香，柴火

不好或受潮会积聚重烟。不好不干的

柴火缺火力，炒出的回锅肉成不了“灯

盏窝儿”。阴火焖熟的粥也不香，必得

猛火煮滚了香米后减去一半柴火继续

熬制，粥才黏稠有味。好柴火才有好

炊烟。什么样的炊烟是好炊烟？不得

不佩服古人造词时超强的形象思维能

力——只“袅袅”二字，是不是宛若美

女轻移碎步娉婷而来又姗姗而去？这

种婉约的感觉又岂是那直端端接入云

霄的大漠狼烟所能比的。

好炊烟需配好烟囱。

外婆在世的时候，她家没有烟

囱。炊烟不是袅袅升起，而是在没有

窗户的厨房里狼奔豕突，被土墙撞得

灰头土脸。在土灶前忙活的外婆眯缝

的眼睛不知被熏出了多少眼泪，她咳

嗽着的喉咙不知呛进了多少黑烟。外

婆家的土灶只有两眼两锅，一锅煮米

饭，一锅先炒我们吃的菜，再煮牲畜的

粮食。

比烟囱更先出现的是两个吊在灶

口的陶罐水壶，这是对柴火的二次使

用。让熊熊火苗从灶口白白溜走岂不

可惜？那就挂上两个吊壶。我没见过

茶壶的底色，既然是泥制，想必应该是

土褐色。但是，这一对茶壶从我记事

起就一直黑不拉几土头土脑，甚至越

来越肿大了。外婆解开系挂它们的粗

实的麻绳，要给它们瘦身。镰刀“呲

呲”地在它们身上刮过。外婆是手艺

高超的美容美发师。被刮后的茶壶容

光焕发，往日只能被煨到发热的壶水

在茶壶瘦身后开始变得发烫，有时竟

然兴高采烈地唱起歌来。歌词永远只

是单调的四个字——“咕嘟咕嘟⋯⋯”

茶壶的歌虽然简单，却是献给外婆

的情歌和挽歌。茶壶用歌声迎来坐上

花轿的外婆，也送走躺进棺材的外婆。

到母亲嫁给父亲时，茶壶并没有

作为陪嫁的嫁妆。我家已经用不上吊

式茶壶。父亲自力更生，打了两眼带

烟囱的灶。两个灶口用铁皮闸一关，

火舌便带着炊烟乖乖地往烟囱而去。

就在靠近烟囱的地方，一口铝锅正等

着它们。这口铝锅接过了老式水壶的

接力棒，而且只需消耗同样多的柴火。

后来的有一天，父亲想改造一下

家里的厨房。对于能力范围内的事

情，父亲总是尽最大努力做到完美。

我家修不起楼房，但厨房不可以不干

净。父亲决定只修缮灶台，他要给土

灶台贴上白白的瓷砖。翻新的灶台引

来邻居的围观，因为它居然超越了一

些刚修好的小洋楼，那些洋楼的砖灶

顶多只是表面抹平了砂浆而已。

我家的厨房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外

婆家厨房烟熏火燎的情状，厨房也就

成了这个家的中心。

冬日的厨房是最温暖的心脏。父

亲平时动作并不麻利，切起白萝卜却十

分敏捷。嚓嚓嚓嚓，他边切萝卜边洋洋

得意地说:“你们信不？我切的萝卜丝

扔到墙壁上不会落下来。”意思是萝卜

丝又细又轻。母亲是见识过的，并不搭

话。我和妹妹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嗖”

的一声，父亲手一扬，萝卜丝真的粘在

了墙壁上。我看着手痒，试着切了好多

次，刀功却永远达不到父亲的水平。晚

饭后，父亲趁着冬闲修补锄头簸箕。锄

头松了，得用木楔子重新钉稳；簸箕破

了，要在破处重新穿插竹篾。母亲在照

看火灶里的两根烤红薯，这是我和妹妹

的餐后甜点。红薯被掏出，扑灰，掰开，

金黄的红薯璀璨如金，香气四溢。我和

妹妹哪里还顾得上正在做的作业，一番

争抢。因为红薯的大小，一场小争吵便

在所难免啦⋯⋯

好炊烟需好烟囱，好灶也应配好

柴火。干过心的松柏枝是好柴火；连

根的黄豆荚、玉米骨芯也算好柴火。

最可气是一灶谷草或麦糠(麦穗脱粒

后剩下的部分)，烧不旺火。可是，就

连这谷草和麦糠也有短缺的时候。如

何办？总不能断了烟火！别人冬闲母

亲不敢闲。她要到河对面的大山上去

捡柴火。对面的山里人家大多不缺柴

火，所以他们并不太为难捡柴火的母

亲。母亲每天天不见亮就出去，下午

三四点钟才饥肠辘辘地回来。母亲的

背上是一座山，她好像背着一座山在

移动。她瘦小得如同一只蚂蚁，却扛

起了一个家的希望。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炊烟都不得

不消失，出于环保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的考虑，我是理解的。炊烟可以消失，

但关于炊烟的记忆是不能忘记的！

除了父母、兄妹、家人，若问我最

亲近、最敬爱的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

地说，是我至亲至爱的章根然小叔！

然而他却走了，毫无声息地走

了！甚至没能留最后一句话给我们！

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了！

当得知叔叔走的噩耗时，那一刻，我

脑袋瞬间空白，硬是愣了好一会，转不过

神来。虽然叔重病了几年，智力几近丧

失，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也想到迟早会有

这么一天，但当此刻来临时，还是不敢相

信，不愿这是真的。我们亲人哪个不愿

他能在这个美好的世间多待几年、几月、

哪怕再多上几天！叔，你就这样走了！

你原来是一个多么开朗乐观、积极向上、

热爱生活的人，自从病魔缠身，你是多么

渴望病情能得到好转，我们也经常安慰

和宽慰你！当第一次手术成功后，你是

多么欣喜若狂，我们都为你高兴，亲人们

都认为你一定能幸福地活着！然而幸福

的日子稍纵即逝，过不了两年，该死的病

魔再次袭击。第二次手术后，你就变成

了另外一个人。半边瘫痪，不能走路，原

来灵光的脑袋却只剩不到一半的智力，

有时你连我这个至亲至爱的侄子都认不

出来！那时，我的心是多么的痛。每当

看见你那呆呆又不失神光、噙满很多不

甘不舍的双眼时，除了心痛以外更多是

无助与无奈，我们已经没法进行正常的

交流和倾诉。

叔！我永远记得你健康之时，是

多么关爱我。有什么好吃的，想到我；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总与我分享；有什

么烦恼，你也会向我倾诉⋯⋯有时到

我办公室一杯清茶就可聊上半天；你

有时总是歉意地说会否打扰我的工

作。但是，叔！只要是没要紧的事，我

就认为叔侄俩能待在一起就是最快乐

美好的时光。

叔，我永远记得你刚参军时，我到

前仓为你送行的那一天，那时你19

岁，我8岁；我永远记得你在部队时寄

我的那本小说《西沙儿女》，那时我已

上初中；我永远记得你留给我的在部

队时摘录的那个笔记本，里面很多的

诗文摘抄成了我心田里的第一颗文学

种子；我也不会忘记你从政后勤勉工

作、一心向民的公仆品质；更不会忘记

你对家人的付出与挚爱！

叔，你一定不知道你曾经是我人生

事业的榜样！所有这些我以前没跟你说

过，我以为什么时候与你说都来得及，可

是现在却已阴阳两隔，呜呼！我纵然仰

天长啸，你却永远听不见！

叔，今天中午，在杭开会的锦水

弟，专门为你撰写了一副挽联：呕心沥

血唯恐事功未竟，崇德尚善只求无愧

于心。横披是：磊落一生。较贴切地

概括了你光明磊落为人处事的一生。

叔，人生是过客，天下没有不散的

宴席，永别了！安息吧！我至亲至爱

的叔！

（2019年11月13日夜）

人间桂花落
□方也

初冬未冷心凌寒，篁源翠竹疑结霜；

忆昔家叔人健朗，叹今至亲撒人寰；

青葱岁月从戎去，归乡赤脚做医郎；

卅年公仆利为民，一生勤勉心向党；

辗转多地孺子牛，唯恐荒耕亏一方；

犹记方岩拜胡公，时思履职沥肝胆；

及待功成身骤退，徒留吾泪满衣裳。

与叔书
□章锦水

黑鹰山寨
□朱惠英

山涧清浅，稻田不留谷穗。

我伏马南山不见鹰。

一座空城挡住红尘，

从小树林里窜出的人提枪问我，

你是何人？

我拿出红高粱的秘籍用镜头对视。

我踩着石头的空无，

青石板不见香炉的余温。

哭与笑，先存放在水塘的倒影里。

从古代回来的风转走了黑山寨的大门，

只留那只看家的狗和影子对话。

我躲在旧时光里，

看一个个从屏幕走出的人。

溪里溪
□杜剑

谈到溪里溪的时候，

我们在一水间饮酒论剑。

我不能确定见过溪里溪，

也不能确定没见过溪里溪。

我喝酒有个习惯，喝着喝着

脸就红了，

而溪里溪流着流着就消失在蓼花丛中。

人间的寂寞大多不过如此，

我喝我的酒，溪里溪拐它的弯。

在温泉小镇，我有半日的行程。

我们相见，但没有相识。


